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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曾經熱愛生活，在生命被剝奪之前決不輕易放棄。



在波黑戰火點燃的時候，我仍然是一個無憂無慮的少女，因為戰火並沒有燃燒到我們這個偏僻的小城。



可是我記得我的１５歲生日過了不久，槍聲就成了街道的噪音之一。



昔日的鬧市因為落下過塞軍的炮彈而變得不復存在，而街道只剩下匆匆而過的零星行人和隨風飛舞的垃圾和塵土。



————————————————————————————————————



全世界都喜歡我們這個黑海邊的小城。



夏日的時候，迷人的陽光，薄薄的海霧和深藍的海水就會把一波波的旅遊者送到這個依山傍海，有著石頭古堡，歌特式教堂，麻石街道和奶油巧克力色金髮女郎的地方來。



如今，落日和晚霞依舊，但街道再不是我們的街道。



在山上，在每一棟房屋的煙囪後面，都有穿著像枯葉一樣顏色的迷彩軍衣的塞族人，端著長槍，射殺每一個在中心大街上的行人，連小孩也不放過。再也沒有人在街上閒逛。



我第一次感覺到生命的脆弱，是在一個燦爛的黃昏，海霧開始稀稀落落地飄進街道，但遠處的海天卻霞光萬道。



我和好朋友凱玲在小巷裡穿行——



我們放學後再也不能走大街了。



前面有一堆人在忙碌地圍在一起做什麼。我們直覺地感到出事了。



我們擠開人群，地上躺著的是黛媚，凱玲的姐姐。



黛媚的金髮披在地上，一縷血絲從她的嘴角流出。



她的臉色蒼白，長睫毛的雙眼緊閉，扭曲了身體，仰面朝天。



她穿著一件海藍色的少女背心裝和一條白色的少女裝西裝短褲，把她鼓鼓豐滿結實的少女臀部裹得緊緊的。



在她左胸脯最豐滿的地方有一個可怕的小子彈洞，鮮血汨汨的往外流。



在她身邊，一籃麵包倒了一地。



「黛媚！」



凱玲哇地叫了一聲便撲了過去。



我站在那兒，呆若木雞。



黛媚，那樣活潑鮮嫩，渾身永遠充滿活力的黛媚，人還沒有到就聽見她銀鈴般笑聲的黛媚，就這樣死去了嗎？



１８歲的黛媚是我姐姐海娜的好朋友。



她們家的兩個女孩是惹人注目的一對姐妹花。



她們都有著一頭長長的金髮，纖細的腰肢和結實潔白的長腿。



前幾天是凱玲的１６歲生日，我們蘇溪女校的好朋友們在她的家開生日派對。



一個屋子的妙齡少女們，嘰嘰喳喳的滿是講話聲和笑聲，幾乎把房子都要吵塌了。



凱玲把我領進黛媚的房間。



「來，咱們來看看黛媚的秘密！」



她打開一個壁櫃，裡面原來掛了很多件不同顏色的蕾絲全身內衣，很性感的那種。



我們不由得偷偷笑了。



「想不想試穿？」



我和朋友們曾經一起在城裡那家叫「維多利亞的秘密」的美國商店閒逛過，當然見過樣式這樣別緻的內衣，但我們從來沒想到過買來穿。



一則太貴，二則我們都覺得那是大人的衣服，雖然很漂亮，但畢竟不是我們小女孩適合穿的。



不過現在給凱玲這樣一聳恿，不禁有點躍躍欲試起來。



我和凱玲開始脫掉身上的衣服。凱玲很快就把衣服脫光了，看見我只脫剩乳罩和內褲，就笑著嚷：「喂，全脫掉呀！是一套的！」



我這才定神看了看凱玲。



我還從來沒有這麼近地端詳過她，她一頭的金髮用一條白紗巾鬆鬆地紮住，彎彎的眉毛，高挺的鼻梁，水汪汪的眼睛，潔燦的嘴巴，像鵝蛋型的俏臉。



她的雙乳聳得不高，但沉甸甸的，乳頭只是粉紅色的小粒。



她的腰肢很細，竟然是２１，比我還小兩號，難以想像怎麼承受得起她茁壯的身體。



經常跳芭蕾舞的她有著很長很彎的腰臀曲線和結實修長的雙腿，在暗淡柔和的燈光下，她平坦的小腹下面那一叢金色的絨毛顯得很疏落。



凱玲的臉紅了一紅：「看我幹嘛？沒見過女孩子裸體呀？」



我剛脫完，突然門一響，鎖開了，一個人匆匆地衝了進來。



「哎呀！」我和凱玲嚇得同時尖叫了一聲，拉起被子想遮住身體。



衝進來的人原來是黛媚。



「好啊，偷穿我的衣服！」



我們才鬆了一口氣，孜孜地偷笑。



黛媚的性格跟凱玲完全不同。



凱玲是一個文靜的女孩，一舉一動都像個淑女。



但黛媚就活潑爽朗，充滿青春活力。



她是學校的啦啦隊長，也是排球隊長。



她一下就掀掉我的被子。



「哇！奧麗維雅，幾天沒見，怎麼身材這麼好？哎，妳根本不用戴乳罩！我真羨慕妳！」



我紅著臉說：「黛媚，別諷刺我了，好不好？」



「嘿，想穿了我的衣服去引誘誰呀？」



黛媚口頭上一點都不留情。



「那，妳有這麼多這樣漂亮的性感內衣又想穿給誰看呀？」



到底是好朋友，凱玲當然是幫我的。



「好了好了，咱們來個時裝表演吧！」



黛媚乾脆把衣廚裡的蕾絲內衣全拿了出來。



我和凱玲便選了喜歡的開始穿上，那邊，黛媚已經脫光了。



雖然我們都是姑娘家，但仍然被黛媚那令人目眩的美所震攝。



她把滿頭的金髮往後一拋，做了一個很優美的伸展姿勢。



黛媚像一尊希臘的玉雕像，那柔和的曲線從長長的脖子一直延伸到她的腳跟。



她已經是一個發育成熟的少女，金色的小草長長地密密地完全遮蓋了她的下身，只在陰唇的邊沿剃出兩條光滑的比基尼線。



她的臀部更豐滿，雙腿更茁壯。她的雙乳那半球跟凱玲差不多，但乳峰卻隆得比她妹妹高，乳頭也大一點。



她唯一比不上我那１９歲的海娜姐姐的，是沒有深深的乳溝。



她比我們高一點點，所以她的腿就比我們的更長，更好看。



我們三個穿起那些蕾絲內衣，像真的模特一樣騷手弄姿。



我對鏡看看自己，鏡裡面是一個梳了一條長長的粗粗的單辮的少女，長長的潔白的脖子，彎彎黑黑的眉毛，圓潤的雙肩，窄窄結實的腰肢，膨隆豐滿的臀部，鼓鼓的圓形底，但錐狀聳起的雙乳。



乳暈是粉紅色的，粉紅色的乳頭像一個小珍珠。



我覺得我的身材還真的不比凱玲和黛媚差呢！



我們嘻嘻哈哈地穿了又脫，玩到朋友們找主人了，才出去。



那天晚上黛媚的音容笑語彷彿仍在眼前：



她說她結婚那天晚上要穿那件粉紅色的露背的吊帶衫，有著透明的花格，可以從蕾絲短裙的下擺一掀，就從頭上脫出來的。



我們還笑她剛甩了男朋友，還夢想結婚呢！



想不到她真的永遠不能結婚了。



從她左乳房射進去的一顆該死的塞軍子彈就這樣結束了這個美麗活潑的少女鮮花一樣的生命！



真殘忍啊！



那天晚上，我哭了一夜，久久不能入睡。



黛媚胸脯上那個彈孔一直在我眼前晃蕩。



我憤怒：為什麼連女孩子都射殺？



為什麼要射女孩子的乳房？



我明明知道這個問題很愚蠢，開槍打人當然習慣是朝胸部打，無論男女都一樣；



誰叫我們女孩偏偏在胸部有著女性最敏感的部位呢？



我只希望永遠不會有戰爭，永遠不會讓我看到第二個少女的乳房被子彈射穿！





————————————————————————————————————



現在城裡唯一安全的地方就是蘇溪了。



蘇溪女校是城裡還開辦的有限幾間學校之一。



這是一個９到１２年級的女子高中。



她在山崖的死角，四面有四個教堂，塞軍阻擊手的子彈打不到學校裡來，迫擊炮的炮彈只能打到花崗岩的圍牆，留下一個個白點。



蘇溪是我們的天下。



她是全市唯一一個可以讓我自由歡笑的地方。



我最好的朋友凱玲，羅芝，溫妮，和仙蒂跟我在一起度過很多快樂的時光。



在學校最好的一部分就是讀書。讀書使我從槍聲中逃離出去，忘記身邊的危險。



日子一天天過去，塞軍的勢力一天天增強。



我們這個小城已經成了一個不設防的城市，塞軍可以隨意進出，而聯合國軍跟商店裡的服裝模特並沒有兩樣，根本沒有辦法保護我們。



塞軍可以隨便抓人，經常有人失蹤。



他們也把魔爪伸到學校來了。



城中心那家高中就讓塞軍抓去了兩百多個男生。



人們盛傳他們在實行種族滅絕，把男人拉到山裡殺死；也有人樂觀地認為他們只是被迫為塞軍修工事。



我們都不敢單獨上街了，買生活用品的次數減低到最低限度。



幸好聯合國的救援還是定時來到，而隨著夏天的來臨，我們再不用擔心燃料和取暖的問題了。



然而，塞軍並不肯放過我們。



終於他們決定要我們蘇溪女校搬到城中心的教堂去，他們要在我們學校屯兵了。





————————————————————————————————————



誰都知道，佔有了蘇溪就等於佔有了全城。



因為城中心的商業區大街全在我們四個教堂的俯瞰之下。



塞軍的阻擊手再也不必蹲煙囪，他們的長程來復槍可以打到任何一個城中心的行人，甚至在房頂活動的人也在他們的控制之下了。



晚上，我，海娜，仙蒂，凱玲，羅芝，溫妮，在我們家的閣樓上商量。



「怎麼辦？」



我們都望著海娜。



她不僅是我的姐姐，也是我們這群好朋友的姐姐。



她也是蘇溪的畢業生，本來在貝爾格萊德上大學讀醫學院預科，戰火把她送回來家鄉，就再也回不去了。



現在她在城裡一家醫院當護士助手。



這些天，她一直處於悲痛之中。



上個月她失去了最好的朋友黛媚，上星期她的男朋友又被塞軍抓走了。



「我們不能讓他們佔有我們的學校！」海娜咬了咬牙。



大家一陣沉默。



誰都知道失去了蘇溪就等於失去了自由，失去了歡笑。



但，我們用什麼辦法保衛我們的學校呢？



海娜提出了一個驚人的辦法，在塞軍進駐以後，在每天晚上伏擊他們，讓他們心存膽怯，只能退兵。



「我已經打聽清楚了，他們是用蘇溪作瞭望臺和倉庫。晚上只有一個班在守衛，每次只出來三個人巡邏校園。我們完全可以對付他們！」



「怎麼對付啊？」



「我知道在蘇溪的地下室有個軍火庫，政府軍撤走了以後就沒人管了。我們可以去那兒偷槍。」



我們都相信海娜，因為她以前的男朋友是一個軍官。



我們也知道只要有槍，我們根本不怕塞軍。



我們都經過軍訓，雖然沒有真正上過戰場，但使用武器是不成問題的。



兔子被追急了，還會衝過來咬人呢，何況我們是人。



女孩子又怎麼樣，絕對不會比男生差。



羅芝很細心，「伏擊之後怎麼撤退呢？」



「這你放心，在東樓的神父房後面的儲物間有一條暗道，直通城中心天主堂的防空洞。」



「太好了！我們可以先在防空洞集合，再來這兒！家裡一定不會懷疑的！」



城裡的人經常晚上到天主堂的防空洞過夜，因為塞軍晚上會放冷炮，打到我們的屋子就慘了。



我們一聽都雀躍起來。



「大家要保密，絕對不能洩漏秘密！」





————————————————————————————————————



週末，我們留在最後，大家一起動手把武器偷出來，把彈藥埋在幾個鎖櫃裡。



塞軍佔領了蘇溪以後絕對沒有時間去一一清理那全校一千多個鎖櫃的。



我們每人拿了一枝?—１６，還外加一枝點３８的意大利來蘇式自動手槍。



我們把伏擊的位置都排好了：



海娜守著東樓的閣樓，我在一個爛樓梯的底下，羅芝在餐廳外面的洗槽旁邊，溫妮在體操室的墊子室，仙蒂和凱玲在東樓傳達室的兩個窗口。



我們都測試過在一分鐘內大家都可以跑回到神父房撤退的。



————————————————————————————————————



行動出奇的順利。



塞軍做夢也沒有想到居然有人在他們的軍營裡襲擊他們。



我靠在爛樓梯的石柱後面，一個石墩架著我的槍。



我雙手死死捏住槍把，直到手心出汗。



昏黃的路燈映著三個穿爛葉色軍裝的身影走過來了。



我的肩膀死死頂住槍托，反覆檢查了保險，嘴裡不停念叨著三點成一線的口訣。



當那三個塞軍走到小院子，我瞄準第一個扣了扳機，那人應聲而倒，後面那兩個反應也真快，一梭子就朝我這邊打來，打在頭頂上的爛木頭，落了我一身木屑。



我的心跳得像要蹦出腔子，我竟然殺人了！



我忽然有一種很作嘔的感覺，幸好天黑，我看不見他們流血。



凱玲和仙蒂的交叉火網立即就把他們解決了。



槍聲驚動了西樓下的塞軍，他們衝出來，羅芝和溫妮的火網馬上把門口封住了，兩個塞軍倒下，有幾個衝了出來，我朝他們開槍，但太緊張，打不中。



在頭上響起了響亮的槍聲，這是海娜，她一下就把兩個塞軍打倒了。



我不顧一切，朝塞軍的方向亂射，有一個終於被我解決掉，往回跑的一個衝進了羅芝，溫妮，凱玲和仙蒂的聯合火網，身上不知中了幾槍，撲倒在地上，再也不動了。



我們馬上飛奔回神父房，撤出戰鬥。



————————————————————————————————————



塞軍第二天把蘇溪女校搜了個底朝天，當然什麼也沒發現。



他們懷疑是游擊隊從小後門的懺悔室旁進來的，便在小後門布了崗，還鎖起來。



城裡的人很快就知道塞軍吃了虧，大家很高興地壓抑著歡笑，輾轉相告。



其實那晚只打死了兩個塞軍，有七八個受了傷，但人們傳說的結果竟變成打死了十幾個塞軍。



我們有幾天都沒有到蘇溪去，我們要等塞軍防備鬆懈以後再伏擊他們。





————————————————————————————————————



週末，海娜悄悄告訴我，塞軍大多回他們的城裡度週末了，小後門的崗哨也不見了，今晚是行動的好機會了。



我馬上給女伴們打了電話。



洗完澡，我和海娜坐在閣樓的窗前。



殘陽如血，遠方的山峰投射出金黃色的光芒。



「我今天好乏。」海娜說。



「是不是好朋友來了？」我問。



海娜點點頭。



「那妳就別去了嘛！」我很擔心她吃不消。



「那怎麼行！我不守住那兒，妳們就撤不出來了。」



「那妳就別穿短褲了。」



「傻瓜，是晚上，誰看得見！」



海娜一邊說，一邊脫下她的裙子。



她穿了一條棉布的白女三角褲，襠部鼓鼓的，我知道她用的是美國那種有兩片小翼的叫??????的衛生棉。



她穿上一條黑色的襪褲，然後再穿上一條深藍色的牛仔短褲。



我看著她穿衣服，我永遠是撿她的衣服穿，除了胸罩之外。



她用３８?但我只是３４?。現在她換了一件上健身房才戴的後背交帶式胸罩，在前胸扣扣那種。托得她的雙乳更加結實



高聳。她的外衣是灰色的少女背心裝，顯得她的腰肢婀娜，美腿修長。她把小瀑布似的黑髮紮成馬尾，就裝束停當了。



在姐姐換衣服的時候，我也在作準備。我一口氣把衣服脫光，先穿上了新的蕾絲內褲—這是第一件我買給自己的蕾絲內衣。



那感覺爽爽的很舒服。



沒有那種棉布女三角褲的緊緊的感覺。



我穿的是灰色厚一點的襪褲。



短褲還是那條牛仔短褲，挺短的，顯得我的雙腿跟海娜差不多長了。



我穿的是燈芯絨的紫紅色少女背心裝，因為很緊，我覺得不必穿乳罩也可以，反正我的雙乳挺拔結實得很。



少女背心裝的胸前本來就有一點地方托住乳房的。



我跳了幾下，胸脯並沒有晃蕩得很利害，我很滿意。



我很不喜歡那種給少女用的吊帶式乳罩，拚命想托高人家的胸脯，弄得很不舒服。



海娜打趣的說，「嘻，小心保護妳的蕾絲哦，別讓子彈打中哦！」



「去妳的！沒羞！子彈會打下身的嗎？」



「難說，為什麼妳不戴胸罩？???????妳的胸給人打嗎？」



「妳的狗嘴真是吐不出象牙！妳戴了乳罩子彈就打不穿了嗎？」



海娜從小就愛逗我生氣，其實她對我很好的。



我有什麼疑難問題，特別是女孩子的秘密，都向她請教。



這時，我又想起一個問題：



「海娜，乳房給子彈打中是什麼感覺？」



「痛啊。死啊。打中胸口還不死？」



「我知道，但……會不會……很難受？」



我問這個問題，是因為我曾經在球場上被足球打在乳部，引起一陣很奇怪的難受和疼痛，那種滋味實在不好受。



「我又沒給打中過，怎麼知道？



不過，從醫學上來講，男女胸部中彈的後果都是一樣的啦。



如果沒有破壞心臟，就會出現氣胸，很快會呼吸困難，吐血，然後就窒息而死。



如果破壞了心臟，那這個過程就短一點，死得快些。



少女稍微有點不同的是乳房可能會擋一下子彈的衝力，對心臟的破壞沒有那麼利害，可能就折磨的時間比男孩長一點。



加上少女天生忍痛和生命力都比男生強一點，死得也就慢些。



所以，要打死我，最好是排槍掃射我的胸脯，痛一下，馬上就死了，乾脆，又不用受那麼多折磨。



像黛媚那樣就慘了。」提到黛媚，海娜眼圈就有點紅了。



過了一會，朋友們都來了。凱玲穿了一件校隊的T恤，鬆鬆地束在一條紅色的牛仔短褲皮帶裡，黃絲帶紮住頭髮，小馬尾跳動著。



仙蒂穿的是一條橙色的美琪女中褲，深色的T恤。



羅芝的黑髮披肩，用紫色的髮帶紮著，她穿的是短袖運動衣和裙褲，深色的襪褲。



溫妮梳了兩條細細的小辮子，穿的是襯衣和吊帶小短裙。



大家都盯著她：



「哎呀，溫妮，去跳舞啊？叫妳不要穿裙的！」



「人家今天特殊嘛！包得鼓鼓的，穿短褲難看死了！」



溫妮一臉無奈地說。用手整理著她的吊帶。



「好了，別說了。」



海娜到底是大姐姐，她摟著溫妮的肩膀，「利害嗎？要不今晚別去了。」



「沒關係，就是國產的衛生棉太鬆。」



「試一試我的吧。」



海娜給了她一包??????小翼，「這是少女型，以後別買大人用的那種。」



「妳真好！」



溫妮感激地摟了海娜一下，到浴室去了。





————————————————————————————————————



夜空，一輪明月孤獨地掛在那兒，發出慘白色的光，透過薄霧散射在地上。



帶著一點鹹味的霧裹住了我們，像一團柔軟的輕紗，非常浪漫。



除了各種蟲子的叫聲和營房裡塞軍的隱隱音樂聲，我們聽不到任何其它的聲音。



我們很快各就各位。我沒有前次那麼緊張了，畢竟有實戰經驗了嘛。



在路燈的昏黃燈光下，爛葉色軍裝的塞軍從霧中出現了。



一個，兩個，三個……



我瞄準最前面那個，正要扣扳機…



等一下！



還有！



一個，兩個，三個…



天啊，怎麼會這樣？



竟然有二十個人！



他們也不是排著隊，而是以小心翼翼的散兵線向我這邊摸過來！



我開不開槍？



我一個人能對付他們那麼多嗎？



但，他們快接近羅芝那兒了，希望她不要開槍，我們一同跑回神父樓，在一起力量就大一點！



我真後悔怎麼沒想到要帶通訊工具呢？



羅芝和溫妮根本不知道有多少個塞軍出來呀！



羅芝是一個平常的少女。



在我們學校，黑頭髮的女孩子不多，而羅芝又跟我在一個班，自然我們就成了好朋友。



羅芝沒有我長得漂亮，她的臉上有一點點雀斑，但她的身材跟我一樣，非常健美。



我很喜歡跟她一起照相，因為這顯得我更漂亮。羅芝一點都不在乎，還很得意地到處給人看：「我的朋友漂亮吧？」



她們家是回教徒，但她卻有個像猶太人的姓。



她是班裡最聰明的學生，也是我的家課顧問，我不懂做功課的時候，找她比找老師更快得到答案。



羅芝不好動，她有這樣好的身材全仗我拉著她去鍛煉，健身房啦，游泳啦。



戰爭以後我們就不能在街上跑步了，但我仍然拉著她去室內游泳池。



我們剛成為好朋友的時候，她曾經為自己的胸部太平而擔憂過，但鍛煉了一段時間，再讓海娜把她的T恤改一下，把腰收窄一點，嘿，她的小乳房就像春天的蘑菇一樣迅速的膨隆起來啦！



一陣槍聲響起，塞軍栽倒了一個，其他的馬上臥倒。



羅芝！



妳為什麼開槍？！



另一面，溫妮的槍聲也響了，她沒有看到一共有幾個塞軍，她也打中了一個。



臥倒的塞軍有的還擊，有的跳起來向羅芝那兒撲去。



我看見羅芝危急，朝塞軍就是一梭子，打倒了一個，再打倒一個，一挺機槍向我這邊射來，打得我無法冒頭。



但我從石墩的眼裡看到羅芝站了起來，朝機槍那邊拚命打。



機槍啞了，院子裡有一盞探照燈把羅芝那兒全照亮了。



我看見羅芝結實的微微隆起的胸脯上濺起了幾朵血花。



「哎呀呀！」



羅芝尖叫了一聲。



我幾乎也跟著叫了一聲，羅芝！



羅芝被打中啦！



只見她全身一硬，雙手捂著胸脯，向後踉蹌了兩步，向後彎曲了一個很優美的弧形，丟了槍，雙腿一軟，跪倒，然後就側身栽倒在地上了。



啊！



我的心一下沉了下去，涼了半截。



羅芝死了！



這怎麼可能！



塞軍圍了上去。



不行，我必須通知海娜和其他人，我們中計了，他們有準備的！



我馬上向東樓跑去，但門一推開，走廊上竟然有幾個塞軍！



我馬上回頭，掀開木板下樓。



塞軍從我頭頂跑過，沒有找到我。



東樓的密集槍聲響了，那是海娜，仙蒂和凱玲都遇上了塞軍。



我朝溫妮那邊跑去。



溫妮是一個嬌媚害羞的小姑娘，她是我的鄰居，父母都是醫生。



我們從小在一塊玩。雖然溫妮的樣子嬌小玲瓏，但她對兩性的事懂得比誰都多。



有一次，我們幾個在閣樓裡開睡衣派對。



談著談著，就講到令人臉紅耳熱的東西。



「妳們知道孩子怎麼來的嗎？」她迷人地笑著問我們。



「仙鶴送來的吧？」仙蒂說。



「我知道，」



凱玲說：「男孩跟女孩一齊睡，就會生孩子！」



羅芝把頭髮甩一下，「不對啦，要長大，然後結婚，然後做愛，才會有孩子！」



畢竟是才女，她懂得也不少。



「什麼叫做愛？」溫妮窮追不捨。



「羞死人，誰知道！」



我覺得臉都紅了。



「告訴妳們吧，男孩在做愛的時候……」



「真的？？」



雖然我們都上過生理衛生課，但關於生殖系統那一章老師從來不認真講，我們也不好意思認真聽，誰也不清楚男女之間會發生什麼事。



然後，溫妮就給我們講前戲啦，愛液啦，G點啦，還有高潮啦等等很神秘遙遠而又令人心跳臉發熱的話題。



「知道陰蒂在那兒嗎？」



我們都學過這個名詞，但從來沒有跟自己的身體聯繫起來。



溫妮要我們都脫下內褲。雖然大家都是女孩子，但畢竟是女孩兒家，人人都很害羞的。



但溫妮大方的脫下內褲，分開雙腿。



她的陰部被一層棕色的陰毛密密麻麻地蓋住，她用手指分開陰唇，「這一點就是了。」



我們學她的樣子探索。



長這麼大，還從來沒有探索過自己的下身，構造是怎樣的從來沒有關心過，這一次才算是有一點瞭解。



「別常摸它，會很舒服的，然後妳就會上癮，到結了婚，就不會覺得做愛有享受了！」溫妮叮囑著。



我一回頭，偶然發現羅芝的陰毛也是跟我一樣黑色的，但比我密和長多了。



經過這一夜，我們幾個更好了。



跑到體操房邊的暗門，我呆住了。



體操房裡燈光明亮，裡面有一群塞軍，溫妮被雙手反綁在高低槓上。



尖尖地隆起的胸脯起伏著。



一個大鬍子淫笑著伸手摸捏著溫妮的雙乳。



溫妮尖叫著，罵著，突然一腳踢中他的下身，痛得那個大鬍子怪叫一聲，蹲了下去。



另一個塞軍馬上把溫妮的雙腳分開綁起來。



大鬍子獰笑著掀起了溫妮的裙子。



「不！」



我難過得合上了雙眼。



襪褲被扯下了，溫妮雪白的雙腿美得令人耀眼。



她穿了一條粉紅色的女三角褲，襠部鼓鼓的。大鬍子順她的雙腿一直往上摸，溫妮拚命掙扎尖叫。



我知道，如果我一跳出去，我的下場也一樣。



大鬍子摸到了溫妮的襠部。



「倒霉！」少女的秘密竟讓這個臭男人發現了。



他退後一步，跟幾個塞軍商量什麼，然後大家一起大笑。



大鬍子蹲在地上，另一個塞軍把溫妮的短裙掀起來，大鬍子用槍瞄準了溫妮的襠部。



「天啊！他們竟然作得出這樣的事情！」



我嚇呆了，不相信自己的眼睛！



溫妮也明白他們要幹什麼了，她仰起頭，咬著嘴唇，閉上了眼睛。



我在心裡暗叫：「溫妮！掙扎呀！為什麼不動？為什麼站在那兒任他們打妳下身呢？溫妮！」



但溫妮沒有動，沒有掙扎。



「啪啪！」



槍響了！



「哎喲喲！媽呀！」



溫妮慘叫了一聲。



子彈射穿了她的陰部。溫妮粉紅色的女三角褲爆出了一朵血花，順她修長潔白的雙腿流了下來。



很多血湧了出來，我知道那是什麼血。



爆漿了！



溫妮扭動著身體掙扎著，突然臉上露出了一種很奇怪的表情，既像是痛苦，又像是享受，她羞臊地掙扎著，抽搐著，直到雙腿停止了扭動，僵硬了。



我渾身顫抖，無法相信我的兩個好朋友就這樣在我眼前死去。



我的淚水模糊了我的眼睛，我強忍著抽泣，隔著門向那些野獸射了一梭子，打倒了包括大鬍子在內的幾個塞軍，趁亂跑到了南樓。



在南樓的走廊，我終於碰到了凱玲和仙蒂。



她們倆氣喘吁吁的。仙蒂氣急敗壞地說：「壞了！東樓全是塞軍！我們被包圍了！」



我聽到東樓還有槍聲。



「海娜呢？」



「她被困在神父房裡啦！」



我心裡鬆了一口氣，如果她頂不住，她完全可以先撤退。



「奧麗維雅，溫妮和羅芝呢？」



「死了，她們都死了！很慘！」



我的眼淚又忍不住流出來了。



兩個姑娘都哭了起來。



東樓的槍聲忽然停了。



海娜撤走了還是被打死了？



「怎麼辦？」



凱玲和仙蒂都望著我。



「我們要打到最後一顆子彈！決不能給他們活捉！那羞辱是妳們想像不到的。」我咬著牙說。



我們在南樓的廁所旁的實驗室找到一個位置，每人可以依託石柱向外射擊，控制走廊。



聽凱玲說，塞軍起碼有兩三百人！



我們緊張地盯住走廊，終於，在樓梯口出現了塞軍。



我們三槍齊發，打倒了兩個。其餘的退回去了。



突然，在我們的後面出現了一大群塞軍，向門口撲來，我一邊開槍一邊退進實驗室。



凱玲和仙蒂走晚了一步，她們死死頂住們，大聲叫：「快跳窗！」



我踴身一跳，落在樓下的灌木中。在我跳下的一瞬間，我聽見門倒了，凱玲和仙蒂落入了塞軍的手中。





————————————————————————————————————



在我的朋友之中，仙蒂是很特別的一個。



她有很長很柔直的金頭髮。別的金髮少女的頭髮都是鬆散捲曲的，唯獨她的是像小瀑布一樣直直地鋪下來。



仙蒂喜歡做夢。她經常幻想自己是一個小公主，等著白馬王子來救她。



她是家裡最小的女孩，而且她長得很迷人嬌俏，水靈靈的眼睛，小巧的鼻子，一笑就出現的兩個小酒渦，所以她是一個嬌嬌女。



兩個哥哥都讓著她，寵著她。



仙蒂最關心約會的問題，她沒有固定的男朋友，但常常跟我討論跟男孩子一塊會有什麼特別的感覺。



「被男孩子吻嘴唇的時候會感覺到什麼？」



她很膽小，決不敢讓男孩吻嘴唇的。



「我怎麼知道？」



我自己也沒有男朋友。



「問妳的姐姐呀？」



仙蒂小心地說。



當然我也很好奇，問完了姐姐那天，仙蒂很激動興奮地跟我躲在閣樓，聽我一字不漏地講了女孩子接吻的感受，陶醉得不得了。



「我真是很想知道那種衝動和快美是什麼一種感覺！」她最後說。



「那快找一個男朋友實踐一下呀！」



我拿起她的長髮掃著她的俏臉。



大燈把小操場照得如同白晝。



塞軍把凱玲和仙蒂反綁雙手，押上了一個油漆架的木台。



「只要妳們叫妳們同黨出來投降，就放了妳們！」一個軍官得意地說。



「我們沒有同黨，殺了我們吧！」



凱玲和仙蒂尖叫著罵。



「哈哈，哪兒有這麼便宜！」



兩個塞軍上去，一個抱住凱玲，一個抱住仙蒂，便伸手捏摸她們的乳房。她們拚命掙扎。



突然，一個抱住仙蒂的塞軍怪叫一聲，向後跌了下來。



原來仙蒂用暗藏的小刀捅進了他的肚子。



塞軍不再上去了。



兩枝槍對準了凱玲和仙蒂。她們摟在一起。



「仙蒂，我中彈的時候不要看我，好嗎？」



「凱玲，別說了！」



仙蒂哭成個淚人兒似的。



「預備…開槍！」



「砰！啪啪！」



槍響了。



「哎喲唷！媽媽呀！」



慘叫是仙蒂發出的。



可憐的仙蒂！



我們的嬌嬌女啊！



唉唉，她能忍受這樣的痛苦和羞臊嗎？



她隆起的少女的乳峰綻出了兩股血柱，然後她的美琪女中褲襠部又噴出了一朵紅花。



她抽搐著，一手掩住陰部，一手掩住胸部，張開口，左右搖晃了幾下，彎曲了雙腿，慢慢地，很艱難地栽倒了，仙蒂側躺在那兒，長長的金髮披散在她臉上，雙腿還在蹬踢。



唉唉，凱玲，妳為什麼不看仙蒂呢？



妳看了，就知道那些變態的塞軍打她什麼地方啦！



妳為什麼要穿牛仔短褲呢？



我還沒想完，該死的槍聲又響了。



「哎喲！不得好死的！打人家女孩子這裡！」



凱玲發出了最後一聲慘叫。



我最好的朋友，美麗的凱玲終於中彈了！



一道紅光撕開了少女的牛仔短褲的鼓鼓的襠部，打出了一朵血花，順凱玲修長的大腿汨汨地流了下來。



凱玲痙攣著雙手摀住陰部，鮮血從她指縫繼續流出來。



她仰面朝天，皺著眉，張著嘴，踉蹌著，倒退了幾步，貼住牆。



「砰！」凱玲全身一震，從她的高聳豐滿的左乳噴出了一股血柱。



她伸出一隻手，摀住了乳部，抽搐著向後彎了腰，全身發軟，很不情願地栽倒了！



她踢了幾下，全身一硬，就不動了。



凱玲！仙蒂！我想大聲喊，但叫不出聲。只能含著眼淚，從一道樓梯悄悄走上東摟。





————————————————————————————————————



我從東摟的女廁裡面的雜物間上來。



一個人一下抱住我。



「海娜！」



我又驚又喜。我們抱頭痛哭。



「海娜，妳怎麼還沒撤？」



「神父房裡面全是塞軍，退路沒有了！我打光了子彈，好容易才退到這裡。等你們來集中火力，大概衝得出去。」



「她們不會來了，她們都死了！」



我大哭著說。



海娜含著淚聽我講了下面發生的一切。



她說：「奧麗維雅，我們總得有一個人衝出去。我把神父房的塞軍引走，妳就趁機突圍吧！」



「不，我不能離開妳！」我一把抱住姐姐。



「聽話，是我帶妳們來的，我不可以回去了，我怎麼有臉見凱玲，仙蒂溫妮和羅芝的父母？好妹妹，別忘了替我報仇！」



海娜說完，拿起她的手槍，把我給她的一個梭子拍上去，就衝了出去。



她從走廊衝到神父房，朝裡面開槍。然後沿著走廊拚命跑。



我趁機衝了出來，看見房裡所有的塞軍都追海娜去了，便一個箭步衝進神父房。



海娜是我的少女生活百科大全。



她是一個好姐姐。



我所有少女的問題和疑難都是找她解決，反而從來沒有問過媽媽。



凱玲跟她姐姐的關係沒有我跟海娜那麼好。



一方面是我不像凱玲那麼喜歡刺探姐姐的秘密，另一方面是海娜有什麼都跟我分享，包括跟男朋友的初吻。



她是一個很細心和很關心人的少女。



海娜最引以自豪的是她的胸部。



從剛發育開始，我就跟她分享每一個感受和變化。



到我的乳房也開始隆起的時候，我便經常跟她比較，希望也能像她那樣長得令人羨慕的胸形。



海娜很注意保養她的雙乳，經常搽美乳霜使她們更滑嫩，也經常做健乳操使她們更結實。



她在乳房發育的每一個階段都注意使用不同的乳罩，以使乳房得到最適當的保護。



在她的影響之下，我也很講究戴不同的乳罩，而且跟她一樣，從１２歲開始，大部分女孩子還沒有戴乳罩的時候就開始戴少女吊帶式的乳罩了。



海娜在探照燈的照射之下飛奔，她平常跑得很快的，但今天步子有點走樣，我想起來她正來月經。我不應該讓她去引開塞軍的。



海娜終於被追到了走廊盡頭，她貼著牆，胸脯劇烈地起伏。



她剛舉起手槍，就響起了一陣槍聲。



海娜引以為驕傲的高聳飽滿的少女乳峰上突突地冒出了幾股血柱。



「哎喲唷！」



她發出了最後一聲哀叫。



雙手張開，緊貼著牆，咬著嘴唇，抬起了頭，高高地挺起了她的胸脯，全身彎出了一條少女動人的曲線。



她一動也不動地站在那兒，緊緊貼著牆，忍著不倒下，過了一陣，她全身僵硬地僵了一下，殷紅的鮮血把她的胸脯全染紅了。



她抽搐著，全身發軟，彎曲了她的長腿，慢慢地順牆倒下了……



塞軍圍了上去。





————————————————————————————————————



我拉開儲物間的門。現在只剩下我一個人了，只要下了樓梯，走過儲物間，把門反鎖，我就自由了。



我才下了兩級樓梯，儲物間的燈亮了。



下面站著一個塞軍軍官。



我呆住了。



一動也不能動。我們的目光相接了。



他是一個年青英俊的軍官。



他慢慢伸手拔出了他的搶。



那黑洞洞的槍口在外表上並不使我害怕，但我的內心卻一陣慌亂，痛苦和可惜，終於輪到我了！



１６年的少女生活，一幕幕飛快地從眼前晃過，啊！



我就要被打死了！



我不想死呀！



我緊貼著牆，雙手死死抓住牆紙。



槍聲並不響。



我只覺得一直摩擦著我那粉紅色少女背心裝的右乳頭一震一熱，然後是一陣扭絞似的，特別難受的疼痛，跟足球打在乳峰的感覺有點不一樣。



而且一陣性感的熱流直刺下陰。



我忍不住尖叫了一聲「哎喲！」



左手不由自主一下摀住了右乳房，我可以感覺到我少女的乳峰軟綿綿的，我從來沒有如此緊地按住我的乳房啊！



一股熱辣辣的粘液，那是我的血，從指縫往外奔流出來。



我覺得嘴一鹹，吐血了，喉嚨像被什麼卡住，呼吸困難。



我張大了嘴，掙扎著吸取空氣。我沒有感到痛，只是右乳麻木。



這就是乳房中彈的感受嗎？



那軍官再一次舉起了槍，這次槍口對準了我牛仔短褲拉鏈的下面。



那是我的新蕾絲女三角褲，那是女孩兒家最隱秘最羞臊的地方！



為什麼打我那兒？



「不！不要打那兒呀！」



我絕望地叫，但嘴裡卻發不出聲音。



我抬起頭一晃，我那長長的黑髮掃到我的臉上，我羞得閉上了眼睛，咬住嘴唇，等待著最羞臊的一刻。



槍又響了。



宣告我的少女生命終於羞臊地結束。



「啊喲下流！打人家女孩子的小便都有的！」



我又羞又惱地尖叫，但只發出了模糊不清的聲音。



我只感到牛仔短褲的襠部被狠狠一撞，爆裂開來，小便的地方一熱，整個下身一震，一股熱流「噗！」的一下噴了出來，尿突然不受控制，全洩了出來！



我的右手立刻死死摀住了陰部。



那熱辣辣的有點痛的羞臊感覺只維持了一陣，突然，那感覺變了，變成了一種很難形容的，只有少女才能體會得到的性衝動的快感。



先是像尿急，然後像幾隻小手在輕輕搔爬，一種麻酥酥的很羞澀的令人發軟的感覺慢慢地昇騰，使人很想摟著什麼東西，綺念從生，性情稍有改變，我忍不住發出呻吟聲。



我終於體會到我的朋友們體會的少女陰部中彈的感覺了！



難怪溫妮一點也不掙扎，讓子彈順利射穿她的陰部，難怪她中彈後掙扎的表情那麼奇怪！



原來她早就知道會有這種感覺！



那快美的浪潮湧向全身，越來越洶湧，我羞臊得不得了，「啊！快到最舒服的時刻了！」



我的雙腿蹬得筆直僵硬，全身突然極其快美地一緊，一股快美的巨浪就把我淹沒了。



我的全身顫抖著抽搐，每抽搐一下，就放射出一股快美分子衝向全身，那甜美的潮熱使我滿臉飛紅連眼淚都流了出來。



在最後的一波快美衝出時，我眼前一黑，軟綿綿地彎曲了雙腿，栽倒了，一滾就滾下了樓梯。



我吃力地在作垂死的蹬踢，一下，兩下，三下……



突然，我的喉嚨一緊，全身一僵，「咕…啊！…」一聲吐出了最後一口氣。我便什麼都不知道了。



我的眼睛緊閉，但我可以看見我自己，側躺在地上。



那個軍官把我翻過來，仰面朝天。



我的嘴角還殘留著一絲羞澀的微笑。



只有那個人和我知道，他用什麼辦法結束了我夢幻一般的少女青春年華。



他開始脫下我的少女背心裝，少女牛仔短褲，襪褲，我的新蕾絲女三角褲。



我仍然深愛我的身體，但她已死去，再也不屬於我。



軍官久久地凝視我的裸體，我沒有害羞的感覺，也永遠不需要有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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